
開放文學  -- 推理探案  -- 楊乃武與小白菜
第三十六回  初翻供又受非刑　訴冤狀再提審問

　　話說杭州知府陳魯，受了劉錫彤二萬銀子賄賂，把起初以為楊乃武是冤枉的心思，丟得一個乾淨。將幕府師爺氣走，也不以為

意，只圖銀子到手，一味幫著錫彤，欲把乃武一案，釘成鐵案。當下聽得一應人犯俱已解到，立即起鼓升堂。差人阮德即上堂報

到，領了批文，自回餘杭覆命。陳魯吩咐把葛文卿帶上堂來，問了一遍。文卿便將在餘杭縣所備的事實，小大如何毒死，有血衣為

証，細細供明。陳魯把血棉襖看了一看，又帶了喻氏。敬天、王心培等一一問過，供的言語，仍同餘杭縣一般無二。陳魯便將小白

菜提上堂去，把驚堂木一拍道：「葛畢氏，你受了楊乃武囑托毒死本夫，究是怎樣下手，細細供來。倘有一字不對，莫怪本府的刑

法利害。」小白菜已受了林氏所托，咬定乃武，依舊把乃武交付毒藥，如何下在桂圓湯同藥內，說了一遍。陳魯即命小白菜再畫了

供狀，方把楊乃武帶上大堂，跪在當堂。乃武心中當以為知府生了疑心，因此要重審，卻聽得陳魯喝道：「楊乃武，你是個科舉文

人，怎地幹出這般沒天理的事來，快把毒死葛小大因奸謀命的實事，一一招來。」乃武正認作知府生疑，所以再問，忙叫了聲：

「青天大人，冤枉，小人是屈打成招的呀！」陳魯聽得，忙驚堂木連拍幾拍道：「好一個刁賴利口，竟又翻供。來呀，給我重重的

打四十大板。」把朱簽擲下地來，兩旁差人，一聲嗆喝，走過三人，把乃武倒翻，一個撳住雙足，一個捺住了頭，一個舉起大板，

將乃武打了四十。打得乃武股上鮮血亂噴，痛得不住呻吟。這一來，把乃武墜入五里霧裡，暗暗奇怪。知府這一回的重審，自然因

了口供中了疑點，便該細問究竟，如何上得堂來，只叫了聲冤枉，不問情由，打了四十大板，這是什麼緣由？只聽得知府又喝問

道：「楊乃武，快些把因奸謀命的詳情從實招來，免得皮肉受苦。」乃武知道倘是在知府堂上，依舊認在身上，那時死罪便得十定

七八，若能翻過供來，方有希望活命，即咬定牙關，呻吟道：「青天大人，實是冤枉。小人在去年九月中，正在省內，赴試之後等

著放榜，如何能得付給葛畢氏毒藥呢？」陳魯聽了，覺得這話卻是實情，只是自己已受了劉錫彤二萬賄賂，乃武就是冤枉，也得不

冤枉的了。即冷笑道：「那一個犯人到了堂上不叫冤枉的呢？怎地葛畢氏不供別人，定得供出是你呢？錢寶生也供出你向他購的砒

藥呢？」便向錢寶生道：「錢寶生，你那砒末那一天賣給楊乃武的？」寶生早已得了子和通知，說是知府已經運動妥貼，今天又見

到了堂上，不問情由把乃武打了四十，知是子和的話一些不差，便叩頭道：「老爺是青天，小的不知道楊乃武購藥去毒死人命，只

信他的話是真，是毒死老鼠的，因此賣給他的，是在九月中旬，請青天大人筆下超生！」陳魯喝道：「楊乃武，你可聽得，還刁賴

到那裡？再不招認，本府要動大刑哩。」說著，吩咐差人將夾棍擲在堂下。乃武卻仍只叫冤枉，陳魯早喝一聲、將乃武上了夾棍，

只一夾，乃武又昏了過去。知府見了，命人鬆了夾棍，用水噴醒。陳魯知道不能再審，忙命人把一眾人犯收監，自己退堂。回到裡

面，暗暗思量，怎地能迫出乃武同餘杭縣一般的口供。　　乃武回在監內，心中想到堂上的時候，知府也認定是自己毒死小大，瞧

起來自己萬一的希望，又歸泡影，心中十分煩悶。恰巧王廷南前來探望，即悄悄吩咐，倘是知府衙中，仍如餘杭縣一般，快速回去

命詹氏準備伸冤，廷南領命，自出監去，每天打探消息，準備去報知詹氏、葉氏。這時劉錫彤同了林氏、子和，因放心不下，也到

省內，聽得一堂沒有終結，怕小白菜變了心思，忙使林氏再到監內哄騙小白菜，小白菜究屬是個鄉鎮女子，那裡知道什麼厲害，到

了這時，只要活命，聽得林氏說是只須攀供乃武，非惟可以活命，而且能得做知縣媳婦，如何不愿，早把良心二字，付之度外，只

依著林氏的言語。劉錫彤心中知道陳魯受了自己二萬兩銀子，決不會昭雪乃武的了，不放心只有小白菜，怕她翻供，聽得林氏已同

小白菜說妥，便先回餘杭，命林氏、子和在省內聽信。過了兩天，陳魯又坐堂審理，一眾人犯，都已提到，仍先把小白菜問了一

問，小白菜卻一口咬定乃武。陳魯把小白菜帶下了大堂，方將乃武提到堂上，喝著命乃武行供。乃武心中當存著一線希望，或者知

府前一堂見自己叫著冤枉，這一堂便細細審問，便仍叫著冤枉道：「大人，叫小人招出些什麼來呢？九月中，小人在杭州，可以問

小人的幾個朋友，是否說慌？」陳魯陡的面色一沉道：「好一個刁賴奸人，你打算通同了別人，便能卸掉你的大罪不成？」說著，

大喝一聲：「來吶，把這刁滑小人上了腦箍。」即有兩個差人，上來把乃武上了腦箍。陳魯喝一聲收，頓時兩邊收緊起來，乃武覺

得頭腦之上，渾如要爆烈一般，眼中金星亂迸，咽喉中隱隱有些血腥氣起來，好似要噴血一般，暗想不好，瞧這式樣，知府定同劉

錫丹一般糊塗，或竟是如到了劉錫彤好處，自己不招不成，如這般下去，竟得在送了性命，豈不是冤沉海底，不如招認之後，還可

以到別處伸冤，當有一線希望昭雪，忙口稱愿招。陳魯大喜，即命鬆了刑具，喝道：「快些從實招來。」乃武知道不招不能，便仍

依著在餘杭縣堂上所招的說了一遍，自有人錄下口供，命乃武畫供。乃武仍畫了屈打成招的四個蝌蚪文字。陳魯雖是認得，可不能

說破，只因不能說定乃武是寫著這四字，當下仍命禁卒把乃武釘鐐收監，小白菜仍收了女監，葛文卿、喻氏、三姑等人，命他們各

自回去。一切安排就緒，方才退堂。回到簽押房中，同另一個刑名幕府師爺，擬定了詳文，又把小白菜定了凌遲大罪，乃武卻是斬

立決的死罪，寶生杖八十，一切都是依著餘杭縣所擬的原定罪名。這般一來，乃武同小白菜已定下了兩個死罪，只待桌台詳到刑

部，批復下來，即行施刑。林氏、子和聽得之後，都放下了心。只是子和覺得似小白菜般的美人，耍受凌遲之罪，十分可惜，可是

也無可奈何，自己的性命也化了這許多的錢，方是保住，怎能再管小白菜如何，當下回轉餘杭，告知了劉錫彤。錫彤心中，很是歡

喜，忙請了何春芳進來商議。春芳道：「東翁，如今事情，雖說安定。可是只怕楊乃武還得翻供，非得待行刑之後，方得全部就

緒，東翁卻得命人在外面打探咧。」錫彤點頭稱是。當下即暗暗差了幾個心腹，在省內倉前打探，楊乃武可有別的舉動。

　　卻說乃武自在知府堂上屈打成招之後。知道死罪難逃，心中暗定主意，俟王廷南到來探視忙悄悄的吩咐廷南，到倉前去報知詹

氏。葉氏二人，命詹氏進省呼冤告狀。廷南領命，忙忙的趕回倉前，向詹氏、葉氏報告乃武的言語；詹氏聽得，先哭一個死去活

來，立即收拾了應用的東西，欲進省訴冤。葉氏卻雖也淚下如雨，心中比了詹氏有些主見，即向詹氏道：「妹妹，且別心慌，二弟

雖是招認，離行刑之時尚遠，須得部中批下，方算得罪定冤沉無底。如今卻尚有一線希望，你且安定一回，我們得細細商議一個辦

法才好。」詹氏道：「大妹，我這時方寸己亂，如何想得出辦法呢？」葉氏沉吟了一回道：「妹妹，我想如今辦法，自然是須先上

省伸冤，最是要緊。不過我們上那一個衙門去伸冤呢，也須先預定下了，而且也得做下狀子。」詹氏聽得，這話一些不差，只點頭

不語。葉氏想了一回道：「我倒想起來了，我以前在京中時，曾經在夏中堂家中做過保姆，如今二弟既遭了這般冤枉，何不去求夏

中堂作主呢？」詹氏道：「正是，這倒使得，我們這樣好咧，我進省到提刑按察使衙門去叫冤。大姊上京師去見夏中堂，求他相

救。雙方并進如何？」葉氏點頭稱善，當下即命王廷南設法請人做狀子，葉氏也準備進京，面求夏同喜中堂，誰知事不湊巧，葉氏

忽地害下了傷寒重症，臥床不起，詹氏也有些身體不適。計算日期，尚不要緊，只得等待幾天。

　　光陰迅速，又過了一月光景，這時已是同治十二年的六月中旬。葉氏、詹氏都漸漸安痊，狀子也做得就緒，詹氏知道事情急

迫，不能再待，即帶了狀子，準備進省，向桌台撫台衙門訴冤。臨行之時，同葉氏約定，詹氏上省，葉氏進京，乃武的兒子托人照

管。葉氏卻帶著兒子，一同進京，路上可以有些照顧。葉氏又想了乃武有個族叔，名喚楊增生，正在京中。自己進京，可以往在增

生家中。增生又做過衙門事務，對于衙門中一切事務，都能熟悉。萬一要告部狀，可以照應不少。姑嫂二人，商議已定，詹氏立即

同了一個表兄姚士法上省訴冤。這姚士法約有四十光景年紀，為人最是有心膽，聽得乃武的事情，義憤填膺，這一次詹氏上省控

告，自愿一同前去。不一天，到了省內，詹氏即命姚士法出去打探，這提刑按察司放告日期，姚士法出去打探了一回，回來向詹氏

說了，明天正是放告之期。詹氏聽得，忙忙準備明天同了姚士法前去告狀，把狀子等預備就緒，只侍明天伸冤。一夜間也不曾好生

睡得。

　　到了明天一早，詹氏、姚士法二人起身之後，忙忙到按察司衙門之前，見時光尚早，即在門前等候。停了一回，按察司蒯賀蓀

起鼓升堂。這位提刑按察司蒯賀蓀，審理案件，十分精明強幹，官箴也好，這天升堂理事，高坐大堂，只聽得外面高叫一聲冤枉，

忙命人出去觀看。不一刻，帶進一男一女，正是詹氏同姚士法二人。蒯賀蓀一見，忙喝問了二人姓名，詹氏、姚士法二人都報了姓



名。蒯賀蓀聽了，即喝問道：「有什麼冤枉，當堂訴來。」詹氏見問，忍不住雙淚交流，稟道：「小婦人的丈夫名喚楊乃武，乃是

本科一百零四名舉人。中舉之後，尚未回到家中，在餘杭縣拜客，被鎮上葛品連的媳婦葛畢氏，因了毒斃親夫一案，攀供同謀，餘

杭縣不問根由底細，立即把乃武拿問在監。乃武受刑不起，屈打成招。今年杭州知府，把全案吊上省來，審問又未細問原由，不能

昭雪冤枉，依舊屈打招認，定下了死罪。小婦人情極無奈，只得到來呼訴伸冤。求青天大老爺明鑒萬里，伸超小婦人丈夫楊乃武的

潑天冤枉，小婦人便死，也感激大老爺的恩典。」蒯賀蓀聽得，暗暗一想，楊乃武一案，已由杭州知府陳魯審結，是因奸謀命，乃

武也招認了口供，定下了斬立決的死罪，如何他妻子又來告狀呢？不要他妻子有意告著刁狀，希圖卸掉丈夫的死罪，便喝道：「好

一個刁滑婦人，你丈夫既是冤枉，因何不當堂聲訴，卻自己招認呢？」詹氏即叩首道：「大人是青天，小婦人丈夫實是的冤枉，乃

是屈打成招。」蒯賀蓀把驚堂木一拍道：「你怎麼知道你丈夫的冤枉的呢？」詹氏供道：「大老爺明察萬里，小婦人的丈夫，去年

進省應試，考中了第一百零四名舉人，省內放榜，是九月十五的一天。小婦人丈夫正在省內看榜，中了之後，便在省內拜客，直到

十月初，方回到餘杭，從未回家一次，如何能在九月中交給葛畢氏砒末呢？而且小婦人丈夫自從葛畢氏同葛小大成親之後，從沒有

往來過一次，何以要害小大的性命？這都是小婦人丈夫被誣的明証，請大老爺詳察，替小婦人丈夫昭雪覆盆。大老爺功德無量，公

侯萬代。」

　　蒯賀蓀聽了，覺得這話也有些理由，便問道：「楊詹氏，可有狀子嗎？」詹氏忙把狀子呈了上去，蒯賀蓀一看，見狀子上寫得

很是明白，乃武同小白菜以前有過關系，後來經自己勸導之後，即同小白菜斷絕關系，而且勸小白菜歸正，直到葛小大在沈家吃

飯，得病嘔吐，回到家中，服藥身亡，這時乃武正中舉人，在餘杭拜客。餘杭縣因葛文卿告狀，提到了小白菜，小白菜攀供乃武，

餘杭縣不問情由，將種種非刑使乃武屈打成招。錢寶生招出乃武買砒，在九月中，這時乃武尚在杭州，如何能得買砒，分明冤枉，

一一寫得很是明白。蒯賀蓀瞧畢，覺得依了詹氏的訴狀上，內中疑竇甚多，或者是冤枉，也未可知，且待自己吊到案卷，細看口

供，再把人犯吊來，審問一回，細細察看，內中可有冤枉就是。即向詹氏道：「你且回去，本院去吊了案卷人犯，再行審理就是。

」便收了狀子，又命差人將抱告姚士法收在監內。原來清朝告狀，都有一個抱告，乃是負責的人。詹氏抱告，便是姚士法。當下詹

氏叩頭起身，自出衙去聽信。蒯賀蓀退堂之後，即下文書，將乃武一案的案卷，吊到衙門察閱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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